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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云，公不离婆，秤不离砣。作

为称量重量的器物，在电子称重器出

现之前，铁制的秤砣和木制的秤杆可

谓是城乡间最为寻常的事物。

相传，杆秤的发明者是春秋时期

的陶朱公范蠡，他以北斗七星、南斗

六星和福禄寿三星共十六颗星星为

记，在秤杆上刻制十六颗星花，故称

为十六两制秤，直到上世纪 50年代，

才改为现在的十两一斤。

众所周知，杆秤由秤杆和秤砣两

部分组成，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语境

里也各有说道——秤杆被称为“衡”，

《汉书·律历志》记“衡，平也，所以任

权而均物平轻重也”；秤砣则被叫做

“权”，《汉书·律历志》载，“权者，铢、

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

重也。”“权衡”一词亦因之而来。由于

秤杆多由木制，难以在漫长的岁月流

变中保存下来，故存世之有一定年岁

的秤杆颇为稀见；而秤砣则不一样，

或为石制，或为铜、铁等金属所制，不

易朽坏，故存世颇多，各个时代皆有，

既有收藏艺术价值，又能对研究彼时

的计量制度提供实物参考。

在醴陵市博物馆，就馆藏着这样

一件元代铜权，系 1986 年夏从醴陵

市南门废品收购站拣选入藏。此权呈

葫芦形，上有方形圆孔鼻纽，下有圆

饼形座，束腰处饰有凹凸纹各一道，

权身上部和座上各有凹弦文三道，两

侧并有阴刻铭文，一侧为“至元二十

一年”字，另一侧为“谭州路造”字样。

“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年号，

“二十一年”为公元 1284 年，距元大

将阿里海牙攻陷潭州（今长沙）、纳湖

湘全境为元朝版图已过去九年。史

载，阿里海牙攻陷潭州后，开仓赈济

饥民，把战争的破坏性降到最低，当

地百姓建生祠以祀，而后与民生息，

商品经济籍贸易之繁荣在古老的三

湘大地焕发生机，尽管乡野之地仍有

零星的小型反抗元政权的起义爆发，

也总是被官方快速扑灭，人口亦得以

快速恢复并逐年增长，总体而言，城

乡老百姓的生活比之前朝要有很大

改进，故明万历朝文学家沈德符有

“前元取民最轻”的公允之论。

也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大背景下，元

代的计量制度比之前朝有了很大的不

同。史载，秦灭六国，由官府颁发“秦权”

作为官定的标准器，并加刻秦始皇二十

六年（前221）统一度量衡的诏书，通行

全国，此为官方统一核准全国衡制之

始，并一直沿袭至今。必须说明的是，秦

代颁发标准衡器，是执行“法度量”的，

通常一年一校，国家每年严加鉴验，以

保重量绝对精确，在领取或借用时，当

面校准，不准有丝毫差池。遗憾的是，由

于彼时信息交流渠道不畅，兼以铜权制

造技术难度不大，尽管当局对衡器制作

管控严格，但仍然挡不住民间众多的仿

制者，衡器的准确度也就难以得到保

障。鉴于此弊端，唐代时，中央政府专设

监校官，衡器经校验后加盖钤印方准使

用，大大增加了民间仿制者的仿制难

度。宋袭唐制，仍将衡器的制作及校验

标准牢牢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只是，

这一规制在元代时却难以行通，一方面

元朝疆域之广世所罕见，衡器每年运回

中枢校准再下发费时良久，影响效率，

另一方面，元朝政府轻农重商，衡器之

使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频繁，损耗

率亦惊人，京师往返各地校准换新颇

是不便，于是，乃将中央政府主管的衡

器铸造及校准工作下放到地方（当然，

标准之制定仍由中央政府统一颁发），

醴陵博物馆馆藏的这件元代铜权所镌

“潭州路造”正是这一政策变化的具体

表现——“路”者，宋元时代行政区域

名，宋代的路相当于明清的省，元代的

路则相当于明清的府，潭州是长沙之

古称，潭州路之辖区则包括了今安化、

涟源、双峰等县以东，衡东、攸县以北

和益阳市、连云山以南的地区，醴陵亦

在其辖境范围之内。

非止如此，从这些年全国各地出

土的数目不一的元代铜权来看，所铸

地点自然因地各异，即连年号也各不

相同，仅至元年间所铸铜权，便有“至

元二十年”、“至元二十一年”、“至元

二十四年”等多件。以此观之，各地政

府基本每年都有新铸铜权面世，更

从侧面反映出彼时商贸往来之频

繁。元朝，这个我们以往被我们统一

以“法治黑暗、民不聊生”的粗陋印

象一笔带过的短暂王朝，其实，更有

着我们所不了解的富庶与繁华。

曾 记 得 醴 陵 渌 江

书院山门楹联“恩承北

阙，道接东莱”（现楹联

为“道崇东鲁，秀毓西

山”），一直不解其意。

近日来到板杉镇东冲

铺村，探访东莱书院遗

址，与当地乡贤晤谈，

才知道前一句“恩承北

阙”源自明代高启《送

秦主客迁侍仪使》一诗

中的“承恩趋北阙”，意

为蒙受朝廷恩惠；后一

句“道接东莱”，却记录

着 800多年前醴陵第一

座书院创建的历史，绽

放着醴陵深厚文脉传

承中的一缕芳华。

1167 年，在中国思

想文化史上产生深远

影响的“朱（熹）张（栻）

会讲”，第一站其实是

在青云山下的醴陵县

学宫（渌江书院前身）。

与朱熹、张栻并称“东

南 三 贤 ”的 南 宋 哲 学

家、文学家吕祖谦，闻

听两位大儒在湘碰撞

出思想的火花，因此也

赶来会面。但由于当时

信息传递很慢，一路旅

途羁绊，等到 1175年吕

祖谦抵达醴陵，朱熹早

已取道东归。

吕 祖 谦 是 浙 江 婺

州（金华）人，他开“浙

东学派”之先声，创立

以讲究存心养性，追求

文道合一、经史并重，

提倡笃学致用的婺学。

看到朱熹已在醴陵掀

起一片理学热潮，年仅

30 岁的吕祖谦没有气

馁，而是选择离县学宫

不远、地处官道边的简

家冲（现板杉镇东冲铺

村），创办了醴陵第一

座书院——莱山书院

（后改名东莱书院），开

坛宣讲他的浙东学说，

让醴陵成为代表当时中国最高学术思

想的理学与婺学交锋的主战场。

胸襟豁达的醴陵人没有门户之

见，只要是真正的学问，都乐于接受。

无论是县学宫，还是莱山书院，醴陵人

都“望风景从，争相亲炙”。后来县学宫

向吕祖谦发出延席邀请，他也欣然应

邀，在两方讲台传经布道，醴陵文化

“兼容并蓄”的风范自此形成。吕祖谦

主张“博取众长”“讲实理，育实才而求

实用”，注重融合和推崇实效，也对醴

陵人一直钟情于“实业兴国，实干兴

邦”的经世致用发展理念，产生了积极

影响。

吕祖谦驻足醴陵 3年之久，与当时

主教岳麓书院的张栻时相往来。两人

在醴陵讲学论道之余，常在渌江河畔

信步而行，留下了夫子坡、东莱桥、二

圣庙、二圣河、二圣桥等人文景观。“二

圣”的足迹，也成为传承醴陵文脉的一

道亮丽风景。而渌江书院山门对联中

的“道接东莱”，意为秉承了东莱书院

流传的学术理论，同时也是为了纪念

吕祖谦。

2012 年 1 月，醴陵市政府将东莱

书院遗址列为醴陵市第五批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目前，遗址被植被覆盖，早

已难觅当年士子云集的盛景。但是，传

承了“讲实理而求实用”的醴陵人，却

始终铭记着这位文坛巨擘。

小时候，无论我在鹏江洗冷水澡，还是打猪草、放牛，

抬头望东，看到的最庞大的事物就是广寒寨。它一直横亘

在我童年的世界里，好像是我人生中永远翻越不了的一

道屏障。

上攸县一中，我在图书馆查到，攸县籍前清进士礼部主

事康刘锽在其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削职回籍后，曾游广寒寨，

并撰文回忆：“岁戊戌（1898）以忧回籍读礼山居，素慕东北

乡山水之胜，欲一游鸾山、凤岭、甘棠诸胜景。穷甘棠之巅，

群山万壑悉奔足下。”1946年，丁德隆中将抗战胜利后回攸

葬父，曾邀友人同游广寒寨。他在《游甘棠山》一诗中写道：

“他日结庐娱晚景，佛经易理原长参。”广寒寨捕获了多少古

今名士之心，我心生向往。但因忙于高考未能成行。后来的

几十年一直在外求学、工作，混迹商界、影视圈，一身俗气，

污秽不堪，肉身沉重，不敢探访。直至去年秋天，我才放下所

有心思，登上广寒寨，探寻家乡小河鹏江之源。

（一）
上广寒寨没有大路，有时甚至无路可走。我就让脚下

任一岔口，带我走向不熟悉的小径。河岸、水滩上的野花

和我小时候见过的一模一样。幸福其实很简单，每年开，

反复开，无需改变。鹏江河道改造还没完工。河岸有些地

段挖出了红壤肉身，雨水一淋，好像在流血。山水比我更

悲伤，我去分担一些。

河水顺着光滑的多页岩缓缓流过。岩层清晰，如一本

刚打开的新书，波浪发出哗啦哗啦的翻书声。刚出山的裂

隙山泉水，带着野花清香扑鼻而来，神清气爽，分外舒畅。

最早喝鹏江河水的，不是人类，是蜻蜓、野猪、水鹿，还有

野生猕猴桃树。

想起河流改造之前，水上漂流的各种垃圾，在这些单纯

得只有绿色的植物面前，到哪儿，我都是站在被告席上。

我知道路的样子，但在一片森林中，我不知道路在哪

里。缓慢的风化加上雨水冲刷，岩石上层的泥土已经流失。

有些路没有土层覆盖，只有碎裂的岩片。路也老了，面目模

糊，甚至全非。只有路明白路在哪里。杂树、乱草挡不住路的

视线和脚步。我跟随着路，上了路。所有小径像蜘蛛网一样，

时隐时现，最终都可以通向广寒寨主峰。如果真碰上云豹，

遇上野猪，我有可能就是落入蜘蛛网里的猎物。

（二）
流水声渐渐清晰，一个小瀑布将我引了过去。

瀑布下有一个深潭。水，绿莹莹的。它想静止不动，但跌

落的瀑布搅乱了潭水的宁静。四声杜鹃站在岸边的一根绿

枝上偶尔鸣叫几声，和这潭水一起过着岁月静好、有声有色

的日子。水潭仿佛不知山外还有大海，听着小溪向山外奔跑

的脚步声，它也无动于衷。就平躺在这里，坚守传统，不远离

家门，把自己绿得像翡翠一样，做山里最漂亮的水姑娘。

她知道，出去了就可以更好地玩耍，但出去就可能被

玷污，她宁肯在大山里守着。等熟悉的鸟儿、幼兽、蝴蝶、

蜻蜓玩耍累了，到潭边来休息。它们都知道怎样逗她开

心。她必须让自己保持洁净，并且屯起来，屯得石头窝里

放不下，才放一点点儿水流出去，引知音过来。

我取一片枯黄的桐树叶，跪在潭边包了一叶水，像小

鹿一样细细地啜饮了两口。嘴巴甜了，舌头甜了，喉咙也

甜了，心里就甜了。全身的汗毛孔像无数张嘴，也一下全

打开了。不行，不能答应它们。我在石头上坐一会，凉一凉

热腾腾的汗毛。

最终，我还是脱了衣服，像丢一颗石子一样，把自己丢

进了水潭。此刻我的身体是干净的，思想和潜意识都是透明

的。我让全身每一寸肌肤都贴近这翠绿的水。我单纯地仰望

天空，像婴儿一样，沉浸在绿色的怀抱里。鱼儿在我身边游

来游去，我羡慕它们看到了一个简单的灵魂。夏天里的潭

水，仍旧冰冷刺骨。我就喜欢刺骨的感觉，这样能让我感觉

自己还有骨头。我的内心已提前入冬，身外酷热难当，而我

感受到自己的骨头像冰一样冷硬。

水边长出一朵我没见过的小花，在阳光下发紫，像一

个意外出现的灵魂。新叶锥形，老叶卵形。她身下的潭水

几乎静止，光阴在它发紫的身上缓缓流淌。即使只是微微颤

抖，它也好像换了很多美好的姿势。我向她致敬。

（三）
我潜入水底，睁开眼睛。眼膜舒服，眼瞳舒服。水像透明

的液体空气在它们身上滑过。我触摸水底的石头，它们体温

冰凉，躺在荡漾的光斑里万年不醒。山外的世界如火如荼，它

们在这里安享寂静。我不能久躺水下，我一定会在水面抛头

露面，我不如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一颗石头。

一群龙旋鱼摆着小尾巴游过来了，像步行街上游走

的少男少女。金色的阳光从它们银色的侧面反射出光芒。

薄如蝉翼的背鳍突然一闪，它们无缘无故地，倏地转身而

去，都不理我。没发现危险，就又游过来了。上百条细细长

长的鱼儿很慢很稳地向我飘来，像一群战斗机，又像一个

银色的梦幻。我想抓一条放掌心看看。它们仿佛感知到了

我的邪念，突然一闪，又不见了。水面一清二白，啥也没

有，刚才的一切像从我脑海闪过的一个念头。

我知道鱼儿是爱泉水的。它们浮出水面，小嘴张张合

合，对泉水说话。泉水不信它说的话呢，小鱼儿就把水请进

肚子，让它们看看自己水做的心。

水边，有一条鲶鱼正想捕食一只青蛙。我要不要提醒

一下青蛙？一只蝴蝶飞了过去。青蛙一惊，跳上了岸。蝴蝶

比我机灵。蝴蝶停在我的手可以触犯到它的地方，丝毫不

怕我。我的存在没影响它对一朵花的兴致。

蝴蝶在尝花的味道，豪华的翅膀一张一合。扇起的风，像

叹息，空气里弥漫难以察觉的香气。这是一只雄蝶，特别的香

味腺体发出特有的味道。有几棵菖蒲，像是被蝴蝶下了迷药，

腻在这充满水汽的潭边不住地抖动自己的身子。

我不想惊动小鱼，放弃各种泳姿，悄悄地游上岸去。

脚底踩到了一块石头，石头上覆盖了青苔和陈叶。一滑，

水淹到了我的脖子。好在水里的陈叶也姓陈，它们很快托

起了我的双脚，没有让我在水潭失去脸面。

（四）
上岸穿好衣服，鸟在石头上换毛。地上散落了很多漂

亮的羽毛。那些长长的、五彩缤纷的鸟羽和没有羽轴的白

羽绒，都被鸟儿丢弃了。好浪费的，那么漂亮的衣服就不

穿了。我捡了几根特别的，插在头上，装鸟。

山风吹动我的眉毛，我为这一切眨了一下眼睛。我舍

不得眨眼。

我继续看树，看树比看人舒坦。

同一棵树上，先发出来的枝条都很小心，不会超越后

面生出来的长在上一层的枝条。最后发出来的新枝，最嫩

的那片芽叶，一定是站在树顶最高的位置。所有前辈都在

烘托晚辈，为它汲取水分、提供营养，让它站在最高处。而

不去论资排辈，和后来者争阳光，抢风头。无论什么树种

都遵循着这个规律。它们因此日益葳蕤，生生不息，让自

己的种族永远立足于广袤的森林之中。

每棵树都戴着深绿树冠，不慌不忙，行走在浓密茂

盛、藤蔓攀附的森林中。所有树木全被交错的枝条覆盖。

密林深处传来各种鸟叫。斑鸠、黄腹角雉、锦鸡、池鹭、黄

鹂、乌鸫、喜鹊、百灵鸟，我是能辨别出来的。

鸟儿啼啭在泉水的声音里，一遍遍重复，好像佛在人

声鼎沸的尘世念经。它的尖喙不仅可以念经、唱歌，也可

以是一把匕首。很多虫子难以抗拒鸟儿的虐爱。我给你唱

歌，你到我的嘴里来。美丽的经文有美丽的陷阱。很多杀

戮发生在美好的歌声里。

一朵野花开了。蜜蜂捞完蕊柱上的花蜜，腿上沾满了

花粉。它还没飞走，又来了一只甲壳虫。甲壳虫畅饮了花

瓣上的甘露。两种生物震动翅膀发出友好的声音，它们一

起摇晃着花瓣，为花儿舞蹈。蜜蜂带回蜜，甲壳虫带回露水。

它们都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我这才想起，也该找找往回走的路了。

山下树叶撑起的阳光，像闪耀着光芒的眼睛。

望广寒寨诸峰，宽阔浩瀚，华美绚烂，如绿色的星海。

从月亮上看，这里会散发绿宝石一般的炫光吗。树木像绿

色的潮水，随着山岭起伏，向我汹涌奔流。树根锲而不舍，

也正向我追踪而来。它们是藐视我的。它们可以抓住我，

总有一天我要躺下。它们需要生长的肥料。

一条蜥蜴、两条小蛇、三只欲飞却留的甲壳虫在这绿

林之中聚在一起。它们想组团成为这座山寨的大王吗？很

多蕨举起了拳头，一股风来袭，它们举起的拳头，明显向

一边侧倾了过去，简直要倒在地上了。倒下了的东西，举

起拳头也没用。蜥蜴爬走了，小蛇溜开了，甲壳虫飞了。刚

才是什么缘分让它们短暂聚在一起的？

所有树木、山溪和野鸟都是音乐。一旦风来，调调就定下

来了。来多大的风，就定多高的调。曲子从山脚的鸭舌草、鸢

尾花唱起，相当于大合唱的最前排。山腰站着最整齐的杉树，

它们的嗓子很低沉，算是低音部。山顶挺立散漫高大的松树，

声音高亢，算是高音部。其他树都可以加入进来，唱副歌，唱

和声。在高潮处每棵树都唱得呕心沥血、激情澎湃。不会唱

歌，不能加入这片森林，不能落户广寒寨。

有个老坟，碑文模糊，清朝康熙多少年，看不清了。我在

一堆瓦砾中意外地翻出了一个石刻的陈氏牌位。和我家敬

的竟是同一个陈氏始祖陈轸，来自河南颍川，源自齐国田

（陈）氏。怪不得我有回家的感觉。发现它，我好像找到了一

个源头，也看到了自己的归宿。曾经被人为拓展过的地方又

被大自然接管过去了。统治这块山坡的不是人，而是汹涌澎

湃的绿植。老坟的主人显然没有想到，这个世界没有了他们之

后会更加葳蕤和蓬勃。鸟儿甚至蚂蚁对他们的死都无动于衷。

（五）
树木茂密，几乎无路可走。但我还是找到了传说中的

那棵最大的红豆杉。

在广寒寨，当家的树就是这棵红豆杉。树高大约十六米，

胸径约一百二十厘米，树龄在一千年以上。它的根部抱着一颗

巨石，根系吃到了巨石下的缝隙。水的婴儿床是岩缝。水在岩

缝里睡够了，才从岩石缝隙爬出来。不知是树根找到的泉水，

还是泉水找到的树根。我知道，这汪泉水就是鹏江河的源头。

这一刻，水和树互相成全，穿越千年，都有了无限的

道德。

鸟来了，振动着翅膀，在空中盘旋，准备向我俯冲下

来。我心虚，我离开，这里不容玷污。

一轮圆月挂在广寒寨上空，像粉笔画出来的一幅画。浅

灰色的云和天空下山坳的阴暗度十分贴合，荡漾着无边的

静穆和温柔。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月色。月亮像淡黄色的

飞鸟拖着羽翎划过东方的天空，细长的薄云如羽翼般轻

摇，华晕浸染了周边深蓝色的天幕，盈盈玄光，妙不可言。

云朵从广寒寨最高峰移动，多少会有些磨损，一些云儿

挂在树枝上就不走了。小鸟和小虫儿，安静点吧，不要扰乱

我回家的路。所有的过往，所有的人都是我，所有的路都是

我必须要走的。广寒寨藏着更为坚韧的东西。

我向广寒寨低头，折返尘世。每走一步，都会听到它的回

音，好像远方有人在呼喊我的名字，叮嘱我保持轻盈。

青青青青广寒寨广寒寨
陈夏雨陈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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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铜权
元代衡器改革的见证者

郭亮

文物名：元代铜权

年代：元

材质：铜

发现地点：醴陵

发现时间：1986年

规制：通高 9.5 厘米、最大直径 4.6 厘米、束

腰直径 2.5厘米、座径 4.3厘米

馆藏地：醴陵市博物馆


